






























































































































































































































































No 人名 時期 免官前（品） 復官（品） 出典
1 屈拔 太武帝 南部大夫 散大夫 33
2 元斉 太武帝 尚書（2） 前将軍（従 2上） 14
3 陸定国 孝文帝前 司空（1中） 侍中（2下） 15
4 楊椿 孝文帝後 安遠將軍（4）豫州刺史（従 3） 寧朔將軍（従 4）梁州刺史 58
5 元澄 孝文帝後 兼右僕射（従 2） 兼吏部尚書（3）→正 19
6 蕭寶夤 宣武帝 鎮東將軍（従 2）東揚州刺史 安東將軍（3）瀛州刺史 59
7 程靈虬 孝明帝 羽林監（6） 著作佐郎（7） 60
8 崔子簒 孝明帝 左中郎將（従 4） 洛陽令（従 5） 57
9 李憑 後期 司空長史（従 3） 趙郡太守（4?） 49
10 羊深 孝荘帝 金紫光祿大夫（従 2）兼黄門侍郎 大鴻臚卿（3） 77
b．〈免官から復帰後に官品が同じ場合〉
No 人名 時期 免官前（品） 復官（品） 出典
1 元素延 道武帝 并州刺史 幽州刺史 14
2 叔孫建 明元帝 加龍驤將軍・并州刺史 正直將軍・相州刺史 29
3 皮豹子 文成帝 内都大官 内都大官 51





5 陽延固 宣武帝 給事中 給事中 72
6 李平 宣武帝 尚書 尚書 65
7 封回 宣武帝 行華州事 鎮遠將軍・安州刺史 32
8 崔敞 宣武帝 平原相 鉅鹿太守 24
9 元英 宣武帝 尚書（3） 尚書（3） 19





11 韓務 孝明帝 龍驤將軍（従 3）郢州刺史（3～4） 冠軍將軍（従 3）太中大夫
（従 3）
42
12 伊盆生 孝明帝 右將軍（3）洛州刺史（3） 安西將軍（3）光祿大夫（3） 44





14 李崇 孝明帝 尚書令 尚書令 66
15 王融 孝明帝 征東將軍 征東將軍 彙
16 元継 孝明帝 度支尚書（3）平北將軍（3） 尚書（3）平東將軍（3） 16
17 崔暹 後期 南兗州刺史 行豫州事→真 89
18 崔暹 後期 豫州刺史 瀛州刺史 89
魏晋南北朝期の官爵による刑の減免（大知）
 61
No 人名 時期 免官前（品） 復官（品） 出典
19 辛簒 後期 兗州安東府主簿（従 7） 奉朝請（従 7） 77
20 刁整 孝荘帝 滄州刺史 行滄州事 38
21 祖瑩 孝荘帝 殿中尚書（3） 祕書監（3） 82
22 楊倹 孝荘帝 寧遠將軍・太府少卿（4上） 寧遠將軍・潁州刺史（3～4） 58
23 韓子熙 孝荘帝 給事黄門侍郎（4） 通直散騎常侍（4） 60
 
c．〈免官から復帰後に官品が上がる場合〉
No 人名 時期 免官前（品） 復官（品） 出典
1 元嵩 孝文帝 步兵校尉（従 5） 左中郎將（従 4） 19
2 元願平 宣武帝 給事中（従 6上） 通直散騎常侍（4） 19
3 崔休 宣武帝 散騎常侍（従 3） 洛州刺史（3） 69
4 陸昕之 宣武帝 通直散騎侍郎（従 5） 通直散騎常侍（4） 40
5 高子顥 宣武帝 陵江將軍（従 5） 鎮遠將軍（4） 57
6 穆紹 宣武帝 衞將軍（2）殿中尚書（3） 衞大將軍（従 1）左光祿大夫
（2）中書監（従 2）
27
7 高雙 宣武帝 涼州刺史（4） 幽州刺史（3） 62
8 裴粲 宣武帝 正平・恒農二郡太守（4?） 太中大夫（従 3） 71
9 羊祉 宣武帝 龍驤將軍（従 3）秦梁二州刺史
（3）
仮平南將軍（3）光祿大夫（3） 89
10 秦松 宣武帝 長秋卿（従 3） 光祿大夫（3） 94
11 程靈虬 孝明帝 著作佐郎（7） 羽林監（6） 60
12 崔模 孝明帝 太子家令（従 4） 冠軍將軍（従 3）中散大夫
（4）
56
13 王椿 孝明帝 太原太守（4?） 將作大匠（従 3） 93
14 趙遐 孝明帝 滎陽太守（4?）假平東將軍（3） 光祿大夫（3）假前將軍（3） 52
15 崔仲哲 孝明帝 平東將軍（3）燕州刺史 撫軍將軍（従 2）行相州事
（3）
49
16 酈道元 孝明帝 東荊州刺史（従 3） 河南尹（3） 89
17 甄楷 孝明帝 祕書郎（7） 公曹參軍（従 6） 68





19 劉思逸 後期 奉朝請（従 7） 東莞太守（4～6） 94
20 邢遜 孝荘帝 安遠將軍（4） 輔國將軍（従 3） 65





























































































































































































































































































































































































Reduced Punishment and Impunity through  
the Privilege of Office and Title under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xiaojue （削爵 “loss of titl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guandang （官当 “office in lieu”）,  
chuming （除名 “disenrollment”） and mianguan （免官 “dismissal”）  
of the Tang Dynasty
Seiko Och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duced punishment and impunity by 
virtue of office and title during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y 
comparing the xiaojue （削爵 “loss of titl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ith the 
guandang （官当 “office in lieu”）, chuming （除名 “disenrollment”） and mianguan （免
官 ”dismissal”） of the Tang dynasty. Under the Northern Wei, an official tended to 
avoid actual punishment through his office and title as long as the crime committed 
was not a violation of ritual regulations. In this case, the use of title rather than office 
actually resulted in a greater loss; the difference under the Northern Wei is particu-
larly evident. Yet guandang did not appear under the Wei, Jin, or an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until the Chen dynasty, and the reduced punishment or impunity through ti-
tle does not appear with any consistency. An examination of later periods shows that 
only office could be used under the Sui, while guandang developed under the Tang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a decline in social status. 
The background to the emergence of guandang under the Northern Wei lay in an 
awareness of symmetry in a number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oreover, since 
guandang was intended to prevent a decline in the status of the eli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reaucracy under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ossibly influenced guandang under 
the Tang. Due to this, the guandang of the Tang probably resulted from the ado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e and title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